《凤袍藏诏》

尚衣局绣娘沈青萝为皇后赶制吉服，意外发现夹层中缝着一道先皇遗诏。她连夜誊抄，次日吉服却被调包。知道夹层秘密的，只有她和失踪三年的老绣正。宫中人人自危，皇后步步紧逼，而那道遗诏指向的真相，足以颠覆整个王朝。沈青萝手握抄本，在深宫夹缝中求生，却不知自己早已被卷入一场蓄谋已久的棋局。

第1集 吉服藏诏

△ 深夜，尚衣局绣房。沈青萝就着油灯赶制皇后吉服，指尖在领口夹层处停住。
沈青萝（低声）：这夹层里……怎么有东西？
△ 她拆开线脚，抽出一卷明黄绢帛，展开一看，脸色骤变。
沈青萝（手一抖）：先皇遗诏？这针脚……是师父的独门回针。
柳含烟（端着茶盏进来）：青萝姐，都三更天了，你还不歇？
沈青萝（将绢帛往袖中一塞）：吉服明日要交，我再收个尾。
柳含烟（凑近）：哎，你脸色怎么这么白？手也抖。
沈青萝（别开脸）：灯芯熏的，你先把茶放下。
柳含烟（放下茶盏，盯着吉服）：这领口的线怎么拆了？宋嬷嬷明早要验的。
沈青萝（取针引线）：方才觉得针脚歪了一分，重缝。
柳含烟（嘀咕）：一分？你眼睛比尺子还准，还能缝歪？
沈青萝（手上飞快）：含烟，帮我去库房再领一束金线。
柳含烟（转身又回头）：金线？你上个月领的还没用完呢。
沈青萝（头也不抬）：皇后娘娘的吉服，多备一束，心里踏实。
△ 柳含烟半信半疑地走了。沈青萝将遗诏凑近灯火，逐字默读。
沈青萝（喃喃）：传位……废后之子？先皇竟写过这个。
△ 门外忽然传来脚步声，由远及近。沈青萝手一抖，将遗诏塞回夹层。
宋嬷嬷（在门外）：青萝姑娘，还没睡呢？领口的针脚，老奴可要再看一眼。
沈青萝（压着嗓子）：宋嬷嬷稍等，我这就开门。
△ 她低头飞速缝合夹层最后一针，线头咬断在齿间。
宋嬷嬷（推门探头）：哟，灯还亮着。这吉服……怎么像拆过？
沈青萝（将吉服一展）：嬷嬷眼力好，方才拆了一分线，重走了一遍回针。
宋嬷嬷（眯眼）：回针？这针法，尚衣局可没几个人会。
沈青萝（笑）：师父教的，针脚不会骗人。
宋嬷嬷（盯她半晌）：你师父……算了，明早皇后娘娘要亲自过目，你仔细着。
△ 宋嬷嬷转身离去，沈青萝背抵门板，袖中誊抄的纸角露了出来。
沈青萝（低声）：明早之前，必须抄完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集 连夜誊抄

△ 沈青萝反锁绣房门，铺开一张素绢，蘸墨急抄。
沈青萝（边抄边念）：奉天承运……传位于……不，这字迹怎么越看越眼熟？
△ 门外传来柳含烟的脚步声，沈青萝猛地将素绢压在一匹锦缎下。
柳含烟（推门）：青萝姐姐，你屋里怎么还亮着灯呀？
沈青萝（头也不回）：赶吉服，凤尾还差两针。
柳含烟（凑近）：骗人，吉服明明收在匣子里。你抄什么呢？
沈青萝（把锦缎一翻）：誊花样。皇后娘娘的花样，我记不全。
柳含烟（歪头）：花样用得着写“奉天承运”？
沈青萝（手一僵）：你看错了，那是绣谱上的字。
柳含烟（伸手去掀锦缎）：让我瞧瞧嘛——
沈青萝（按住她手）：含烟，夜深了，回屋睡。
柳含烟（撇嘴）：姐姐好凶。我走就是，反正我都看见了。
△ 柳含烟转身出门，脚步却停在廊下。
沈青萝（追出半步）：含烟，你看见什么了？
柳含烟（背对她）：看见姐姐半夜点灯，抄一卷黄绢子。
沈青萝（声音放软）：那是我师父的旧绣谱，你别往外说。
柳含烟（回头一笑）：姐姐求我，我自然不说——除非宋嬷嬷问我。
△ 柳含烟跑远。沈青萝回屋，把誊抄的素绢折成小块塞进袖中。
沈青萝（盯着吉服）：原件缝回去，抄本藏起来——来得及。
△ 她刚穿好最后一针，门外柳含烟的声音又飘回来。
柳含烟（远处）：姐姐，宋嬷嬷问我方才去哪了，我说在你屋里呢。
沈青萝（脸色一白）：她问这个做什么？
柳含烟（远处）：她说皇后娘娘要查吉服夹层，明儿一早就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集 吉服调包

△ 清晨，尚衣局正堂。沈青萝捧出吉服，指尖一按夹层，脸色骤变。
沈青萝（低声）：夹层空了——昨夜缝进去的原件，没了。
△ 宋嬷嬷掀帘而入，身后跟着两名宫女，柳含烟低头立在门边。
宋嬷嬷（笑）：沈姑娘好手艺，皇后娘娘今早还夸呢。
沈青萝（垂眼）：嬷嬷过奖，吉服昨夜才收针，还没查验。
宋嬷嬷（伸手一抖）：不必查了，娘娘说了，这件先收进凤仪宫。
△ 宋嬷嬷将吉服往臂上一搭，袖口滑落一角素绢。
沈青萝（瞳孔一缩）：嬷嬷袖里——那是什么？
宋嬷嬷（转身）：姑娘看错了，是擦手的帕子。
柳含烟（小声）：姐姐，那帕子上的字我看着眼熟。
宋嬷嬷（回头瞪）：含烟，昨儿你去哪了，我还没问完呢。
柳含烟（缩脖）：我、我在姐姐屋里学针法。
沈青萝（上前一步）：嬷嬷，吉服夹层是我亲手缝的，若娘娘要验，我陪您一起去。
宋嬷嬷（摆手）：娘娘只传了你一个人——单独问话。
△ 宋嬷嬷带人离去，门帘落下。柳含烟扑过来抓住沈青萝的手。
柳含烟（急）：姐姐，我昨儿夜里瞧见宋嬷嬷进你屋了！
沈青萝（压着嗓子）：你看见她拿了什么？
柳含烟（摇头）：她出来时袖子鼓鼓的，我以为是你给她的绣样。
沈青萝（闭眼）：针脚不会骗人，可人会——她换走了原件。
柳含烟（快哭）：那怎么办，皇后一验，夹层里没东西，你就是欺君。
沈青萝（睁眼）：她不敢当场验。她若验出空的，就是她自己调包。
柳含烟（愣）：你是说，宋嬷嬷把东西交给了别人？
沈青萝（盯帘外）：她袖里那方素绢，角上绣的是我昨夜才打的结。
△ 门外传来内侍尖细的传唤声。
内侍（门外）：皇后娘娘有旨，宣尚衣局沈青萝凤仪宫觐见，即刻。
柳含烟（攥紧她袖）：姐姐，去了就回不来了。
沈青萝（抽袖，平静）：回不来，也得先弄明白——那方素绢现在在谁手里。
△ 沈青萝跨出门槛，正撞见宋嬷嬷站在廊下，手里空着，笑意更深。
宋嬷嬷（慢声）：沈姑娘，娘娘还问了一句——你师父，教过你几种针法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集 凤仪试探

△ 凤仪宫偏殿，崔令仪端坐榻上，茶盏搁在手边。
崔令仪（含笑）：坐。本宫听说，这件吉服是你一针一线赶出来的。
沈青萝（欠身）：回娘娘，尚衣局六人轮绣，臣女只负责前襟和领口。
崔令仪（吹了吹茶）：前襟最要紧，夹层可还平整？
沈青萝（低头）：平整，臣女每缝一寸都用手压过。
崔令仪（慢条斯理）：压过就好。本宫这人，最恨衣服里藏东西。
沈青萝（抬眼）：娘娘若不信，可当众拆开验看。
崔令仪（一笑）：拆了多可惜，本宫信你。
△ 崔令仪放下茶盏，指尖在案上轻叩两下。
崔令仪（忽然）：三年前，尚衣局有位老绣正，姓周。
沈青萝（指尖一紧）：臣女进局晚，只听过名号。
崔令仪（盯着她）：她绣的凤穿牡丹，跟你前襟那枝，针法一模一样。
沈青萝（稳住声）：宫中针法本就同源，娘娘明鉴。
崔令仪（笑）：本宫当然明鉴。可惜啊——
△ 崔令仪端起茶，慢慢抿了一口。
崔令仪（放下茶盏）：老绣正三年前就死了。
沈青萝（脸色微白）：死……死了？
崔令仪（淡淡）：病死的，死在织造局。本宫亲手赐的棺。
△ 沈青萝垂在袖中的手攥紧了帕子。
沈青萝（声音发紧）：娘娘为何跟臣女说这个？
崔令仪（起身，居高临下）：因为你那针法，活人教不出来。
崔令仪（转身背对她）：回去把吉服收了，明日送去内务府。
△ 沈青萝行礼退出，走到殿门口时，身后又传来一句。
崔令仪（不回头）：沈绣娘，死人教的东西，最好烂在肚子里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集 绣正之死

△ 尚衣局偏院，沈青萝坐在绣架前，手指反复摩挲那块旧绣帕。
沈青萝（低声）：三年前就死了……可皇后那双手，为什么要攥着袖口？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陆怀安提着一盏灯笼走进院中。
陆怀安（压低声音）：沈绣娘，尚衣局的老档房，今夜当值的是我。
沈青萝（抬眼）：陆侍卫是来告诉我，还是来拦我？
陆怀安（将灯笼搁在绣架上）：老绣正的死档，三年前被封进了铁柜。
沈青萝（起身）：封档的人是谁？
陆怀安（短促）：崔令仪的手令，裴无咎亲自送的。
沈青萝（指尖一顿）：那陆侍卫为什么帮我？
陆怀安（别开脸）：三年前我挨过一顿板子，是绣正替我上的药。
沈青萝（轻声）：针脚不会骗人，人也不会。
陆怀安（从怀中取出一块绣帕，递过去）：这是她当年落在我那儿的，你认认针法。
△ 沈青萝接过绣帕，就着灯笼光细看，脸色骤变。
沈青萝（声音发紧）：双面回针……这是我师父的不传针法。
陆怀安（皱眉）：可尚衣局名册上，从没有过这个人的名字。
沈青萝（捏紧绣帕）：死人不会绣花，活人才会。
陆怀安（转身欲走）：档房亥时换岗，只有半炷香的空。
沈青萝（叫住他）：陆怀安——绣帕我留下，明日还你。
陆怀安（脚步未停）：别还了，留着防身。
△ 沈青萝低头再看绣帕，指尖抚过角落一枚暗纹。
沈青萝（喃喃）：这花纹……不是花，是字。
△ 她猛地回头，院墙外一道影子一闪而过。
沈青萝（压低嗓子）：谁在那儿？
△ 墙外传来柳含烟的声音，带着颤。
柳含烟（躲闪）：姐姐，我、我什么都没看见！
沈青萝（快步追出）：含烟，你站住——
△ 柳含烟转身就跑，绣鞋踩碎一地月光。
柳含烟（边跑边喊）：我去告诉宋嬷嬷，你夜会外男！
沈青萝（停在门槛内，攥紧绣帕）：含烟，你回来，那帕子上的字还没认全！
△ 夜色里只剩她自己急促的呼吸，绣帕上的暗纹在灯下泛着冷光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集 帕上暗语

△ 沈青萝追出月洞门，只看见柳含烟跑远的背影。
沈青萝（沉声）：含烟，你站住。
柳含烟（被追上，喘气）：我、我什么也没看见。
沈青萝（盯着她）：你看见我翻帕子了。
柳含烟（绞着衣角）：姐姐，那帕子上的字，是不是跟老绣正有关？
沈青萝（一顿）：你认得那帕子？
柳含烟（眼圈发红）：我进尚衣局那年，老绣正给我画过缠枝纹底样，跟帕上的一模一样。
沈青萝（放软语气）：那你跑什么？
柳含烟（咬唇）：宋嬷嬷说过，谁提老绣正的事，就打发出宫。
沈青萝（按住她肩膀）：含烟，你帮我做件事，别对任何人提帕子。
柳含烟（犹豫）：姐姐，你是不是在查什么要命的事？
沈青萝（低声）：老绣正没死，她被人关在宫外织造局。
柳含烟（瞪大眼）：你、你怎么知道？
沈青萝（将绣帕收进袖中）：帕上暗语指的不是冷宫，是织造局西角门，第三块砖下埋着钥匙。
柳含烟（后退一步）：那冷宫西角……
沈青萝（打断）：那是写给人看的，真正的位置，得反着读。
柳含烟（倒吸一口气）：姐姐，你是说这帕子是故意让人捡着的？
沈青萝（眼神一沉）：对，谁捡了帕子去找冷宫，谁就替她挡了刀。
△ 柳含烟突然抓住沈青萝的手，脸色煞白。
柳含烟（声音发抖）：姐姐，我方才跑出去，不是要报宋嬷嬷。
沈青萝（皱眉）：那你……
柳含烟（快哭了）：我看见裴无咎的人在墙外站着，我跑，是想引开他！
△ 沈青萝猛地抬头，月洞门外的阴影里，一道身影缓缓走出。
裴无咎（含笑）：沈姑娘好眼力，可惜晚了半步。
裴无咎（拍了拍袖口）：织造局西角门，昨夜已经填死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7集 冷宫寻踪

△ 沈青萝把绣样篮往臂弯里一收，转身便走。
柳含烟（小跑跟上）：姐姐你听我说完，裴无咎的人就在墙外，我没骗你！
沈青萝（脚步不停）：你引开他，他为何还堵在月洞门？
柳含烟（咬唇）：因为……因为他要抓的是你，不是我。
△ 沈青萝停在回廊拐角，回头盯住柳含烟。
沈青萝（压低声音）：你何时知道他要抓我？
柳含烟（眼圈红了）：那夜你点灯誊抄，我看见了，第二天宋嬷嬷就问我你写什么。
沈青萝（指尖一紧）：你答了什么？
柳含烟（急得跺脚）：我说你在描花样子！可宋嬷嬷不信，她转头就告诉了裴无咎。
沈青萝（缓缓吐气）：所以裴无咎盯上我，是你这张嘴招来的。
柳含烟（哽咽）：我错了，可我真没想害你，我引开他的人，就是想让你脱身。
沈青萝（别开脸）：哭什么，针脚乱了能拆，话说出去收不回来。
△ 沈青萝从篮底抽出一方素帕，塞进柳含烟手里。
沈青萝（低声）：拿着，若有人问你我去哪，就说我去尚衣局取丝线。
柳含烟（攥紧帕子）：你去哪儿？
沈青萝（转身）：冷宫。
柳含烟（失声）：你疯了！那是废后的地方，进去就出不来了！
沈青萝（头也不回）：进不去，我才真的出不来。
△ 冷宫院墙斑驳，沈青萝借着送绣样的名头跨进月门。
废后（坐在廊下，头也不抬）：尚衣局的？这地方三年没人送花样了。
沈青萝（屈膝行礼）：奴婢奉命送新绣样，请娘娘过目。
△ 废后伸手接篮，指尖忽然死死扣住沈青萝的袖口。
废后（浑身发抖）：这针脚……回针压线，三针一藏，你师父是谁？
沈青萝（心头一震）：娘娘认得这针法？
废后（猛地抬头，眼里发亮）：认得，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这么绣。
废后（压低嗓子）：你师父还活着，被关在宫外织造局，快去救她！
△ 沈青萝刚要追问，院门外传来裴无咎的笑声。
裴无咎（踱步而入）：沈姑娘好兴致，冷宫送花样，送到废后手里去了。
沈青萝（背脊绷直）：都知大人管得真宽。
裴无咎（挑眉）：我不光管得宽，还知道织造局西角门，昨夜已经填死了。
裴无咎（凑近一步）：沈姑娘，你师父那条路，走不通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8集 师父未死

△ 冷宫墙外夹道，裴无咎的折扇抵着沈青萝去路。
沈青萝（垂眼）：都知大人管得真宽，尚衣局的差事也要过问。
裴无咎（收扇）：本官管的不是差事，是走错门的人。
裴无咎（慢条斯理）：废后那双手，三年没碰过针线，你送绣样，是送给她看，还是看她？
沈青萝（抬眼）：大人想知道，何不自己进去问。
裴无咎（笑）：沈姑娘嘴硬。可你那位柳妹妹，嘴不一定硬。
△ 沈青萝攥紧布包，指节发白。
裴无咎（踱步）：昨儿夜里她跑得急，本官的人追了半条宫道，你说她想护谁？
沈青萝（冷声）：都知大人想要什么，直说。
裴无咎（凑近）：抄本。你缝回吉服夹层那份，交出来，柳含烟今晚还能回尚衣局睡。
沈青萝（后退半步）：大人说笑了，吉服夹层空空如也，宋嬷嬷亲自验过。
裴无咎（眯眼）：空不空，你心里清楚。我给你一夜，明早凤仪宫见。
△ 裴无咎转身，靴声渐远。沈青萝扶墙站定，摊开手心，铜顶针硌出一道红痕。
沈青萝（自语）：织造局……师父真在那儿？
△ 她刚要走，斜刺里闪出一人，玄色侍卫服，是陆怀安。
陆怀安（低声）：别回头，往东走，墙根下第三块砖。
沈青萝（不动）：陆侍卫这是何意？
陆怀安（短促）：织造局今夜换防，西角门填死了，东墙根有条旧水渠。
沈青萝（猛地看他）：你为什么帮我？
陆怀安（盯着她袖口针脚）：三年前有人用这针法，替我缝过一道口子。
陆怀安（转身）：今夜子时，我在东墙根等你，过时不候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9集 内侍试探

△ 尚衣局偏院，沈青萝刚回屋，裴无咎已坐在她绣架旁，指尖拈着她昨夜用的线。
裴无咎（笑吟吟）：沈姑娘这线，颜色挑得巧，倒像是专门配什么密件用的。
沈青萝（垂眼）：都知大人说笑了，绣吉服配线，自有尚衣局的规矩。
裴无咎（将线绕上手指）：规矩是人定的。昨夜子时，姑娘不在屋里吧？
沈青萝（手一顿）：我去库房寻丝线，值夜的姐姐可以作证。
裴无咎（慢悠悠）：巧了，柳含烟今夜不当值，她说——你屋里灯亮到三更。
△ 裴无咎把线轴轻轻放在绣架上，声音压低。
裴无咎（贴近）：姑娘手里那几张纸，交出来，我保柳含烟平平安安。
沈青萝（抬眼）：都知大人这话，是拿妹妹的命，换我几张废纸？
裴无咎（冷笑）：废纸？那纸上的字，够砍十颗脑袋。
沈青萝（一字一顿）：那大人该去问皇后娘娘——吉服是她让绣的，夹层是她让留的。
△ 裴无咎脸色一变，倏地站直。
裴无咎（阴声）：沈青萝，你当我不敢动你？
沈青萝（起身，与他平视）：大人敢动我，可大人想要的东西，还在我手里。
裴无咎（眯眼）：你什么意思？
沈青萝（声音很轻）：都知大人想要遗诏，还是想要命？
△ 裴无咎沉默三息，忽然笑了。
裴无咎（拂袖）：三日。三日后我再来，姑娘最好想清楚。
△ 他走到门口，又回头。
裴无咎（笑）：对了，柳含烟今晚调去浣衣处当值，路远，姑娘多照应。
△ 门合上，沈青萝撑住绣架，指节发白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0集 以退为进

△ 深夜，尚衣局偏房。沈青萝就着油灯，将誊抄的遗诏铺在案上。
沈青萝（自语）：陆怀安说的水渠……今夜能不能去，还得先过裴无咎这一关。
△ 门外传来两声轻叩，裴无咎推门而入，笑吟吟地扫了一眼案面。
裴无咎（含笑）：沈姑娘好雅兴，深更半夜还在描花样。
沈青萝（不慌不忙卷起纸）：都知大人深夜登门，也不怕旁人看笑话。
裴无咎（踱步）：笑话？咱家只听说，有人把一件要命的东西缝进了吉服。
沈青萝（手一顿）：吉服是给皇后娘娘的，大人这话我可担不起。
裴无咎（凑近）：担不起就交出来。柳含烟那丫头嘴不牢，咱家已经替你“照看”了。
沈青萝（抬眼）：大人拿一个绣娘来换，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？
裴无咎（冷笑）：那拿你师父换，够不够？
△ 沈青萝指节发白，缓缓从袖中抽出一卷纸。
沈青萝（递出）：这是我誊的副本，大人要就拿去。
裴无咎（接过掂量）：真本呢？
沈青萝（平静）：真本缝回吉服了，明早就要送进凤仪宫，大人有胆子去拆？
裴无咎（收纸）：识相。副本咱家先验，若少一个字——
沈青萝（接口）：都知大人想要遗诏，还是想要命？
裴无咎（挑眉）：什么意思？
沈青萝（一字一句）：皇后要的是先皇笔迹，你手里这张，写的是什么，大人不妨现在就看。
△ 裴无咎就着灯火展开纸卷，脸色骤变。
裴无咎（咬牙）：情诗？沈青萝，你耍咱家！
沈青萝（退半步，声音发紧）：我耍的是你，可你背后那位，未必容得下你拿错东西回去交差。
裴无咎（捏紧纸卷）：你就不怕咱家现在杀了你？
沈青萝（盯着他）：杀了我，明早吉服照送，皇后问起夹层，大人替我答？
△ 裴无咎胸口起伏，将纸卷塞入袖中，转身。
裴无咎（在门口停住）：沈姑娘，咱家记住你了。
沈青萝（低声）：大人慢走，针脚不会骗人。
△ 门合上，沈青萝背抵门板滑坐在地，从发髻里抽出一张薄如蝉翼的绣样——真遗诏，早被她藏进了明日要送的新绣样里。
沈青萝（对着绣样）：裴无咎，你验的是废纸，我送的是真诏，子时东墙根，我来了。
△ 窗外，一道影子悄然缩回廊柱后，脚步极轻地远去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1集 萧承稷疑心

△ 御书房内，萧承稷负手立在案前，沈青萝跪在阶下，案上摊着皇后那件吉服。
萧承稷（不回头）：起来。朕问你，这件吉服的夹层，是你缝的？
沈青萝（起身）：回陛下，是奴婢缝的。
萧承稷（转身）：针脚很齐。齐得像是故意让人拆不开。
沈青萝（垂眼）：绣娘的本分，就是把针脚藏好。
萧承稷（逼近一步）：藏好？朕倒觉得，是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
△ 萧承稷指尖挑起衣角，目光扫过夹层缝合处。
萧承稷（冷笑）：皇后说这衣裳穿着硌人。你说，里头能有什么？
沈青萝（平静）：陛下若疑，可当场拆了。
萧承稷（盯她）：朕拆了，尚衣局上下都得掉脑袋。你赌朕不敢？
沈青萝（抬头）：奴婢赌陛下舍不得——这吉服是大典要穿的。
萧承稷（眯眼）：你倒会拿大典压朕。
△ 萧承稷踱到她身侧，声音压低。
萧承稷（一字一顿）：朕再问一句。你师父教过你几种针法？
沈青萝（怔住）：陛下怎么知道奴婢有师父？
萧承稷（转身取茶）：三年前死了的那个老绣正，教过尚衣局所有人。
沈青萝（指节收紧）：教过，但奴婢学得最差。
萧承稷（抿茶）：最差的人，缝出的针脚让朕一眼看出不对。沈青萝，你在骗谁？
△ 沈青萝跪下，额头触地。
沈青萝（声音发紧）：奴婢不敢。针脚不会骗人，心才会。
萧承稷（放下茶盏）：好一句心才会。滚出去，替朕把吉服改好，大典之前，朕要它一点毛病都没有。
△ 沈青萝抱起吉服退到门口。
萧承稷（背对她）：对了，朕会派人看着你改。
沈青萝（脚步一顿）：奴婢谢陛下恩典。
△ 她跨出门槛，廊下阴影里立着一名侍卫——陆怀安，腰间佩刀，目光与她一碰即收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2集 针法辨忠

△ 尚衣局偏房，灯下。沈青萝铺开吉服，陆怀安抱刀立在门内侧。
陆怀安（低声）：陛下让我盯你，每半个时辰报一次。
沈青萝（穿针）：那你现在就能报——我在缝衣裳。
陆怀安（看门外）：缝衣裳用得着把袖口拆三遍？
沈青萝（手不停）：第一遍缝错了，第二遍线断了，第三遍才像样。
陆怀安（走近一步）：你在等什么？
沈青萝（抬眼）：等一个肯说实话的人。
△ 陆怀安沉默片刻，从怀里摸出一块旧绣帕，放在案角。
陆怀安（声音更低）：三年前，老绣正救过我的命。这帕子是她给我的。
沈青萝（捏住绣帕）：你也是她的人？
陆怀安（摇头）：我只认恩，不认人。但我知道，你袖口那三针是她的独门回针法。
沈青萝（手一抖）：你看出来了。
陆怀安（收回目光）：所以我在门外替你挡了两拨人。宋嬷嬷来过，柳含烟也来过。
沈青萝（拆线重缝）：她们看见什么了？
陆怀安（短促）：宋嬷嬷看见你在缝，柳含烟看见你在哭。
沈青萝（愣住）：我什么时候哭了？
陆怀安（别开脸）：刚才，你穿针穿不进去的时候。
△ 沈青萝低头，针尖在灯下泛光。
沈青萝（轻声）：陆怀安，你今晚报给陛下的话，会怎么写？
陆怀安（按刀）：沈绣娘专心改衣，无异状。
沈青萝（缝完最后一针）：明日大典，这件衣裳会穿在皇后身上。
陆怀安（眉头一动）：你改了什么？
沈青萝（咬断线头）：夹层里原来的东西，我换了个地方。
陆怀安（压低嗓子）：换去哪了？
△ 沈青萝将绣帕叠好，塞回他掌心。
沈青萝（盯着他）：换在你手里。替我保管到子时。
△ 陆怀安五指收拢，绣帕入袖。窗外更鼓敲响，远处一队巡夜侍卫的脚步声由远及近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3集 陆怀安旧恩

△ 子时将近，尚衣局后廊。陆怀安按刀守在月洞门外，沈青萝提灯走近。
沈青萝（低声）：子时了，帕子还在你身上？
陆怀安（拍袖）：在。可你知不知道，这东西能要你的命。
沈青萝（挑眉）：那你还替我收着？
陆怀安（别开眼）：三年前，也有人替我收过一条命。
沈青萝（停步）：谁？
陆怀安（沉默片刻）：织造局的老绣正。我当年挨了三十杖，是她用绣线替我缝的伤口。
沈青萝（攥紧灯柄）：我师父……她救过你？
陆怀安（点头）：所以我欠她一条命，也欠你一个人情。
沈青萝（逼近半步）：那她现在关在哪？
陆怀安（压着嗓子）：宫外织造局西院，地字三号房。看守的是裴无咎的人。
沈青萝（冷笑）：裴无咎连冷宫都盯得死，织造局他会松手？
陆怀安（低声）：今夜换防。丑时到寅时，西院只有四个内侍轮值。
沈青萝（盯着他）：你告诉我这个，是帮我还是害我？
陆怀安（直视）：我要你活着把她带出来，不是替你去收尸。
沈青萝（把灯递近）：带路。
△ 陆怀安一把按住灯罩，火苗骤灭。远处巡夜侍卫的脚步声停在廊角。
巡夜侍卫（画外）：谁在那边？
陆怀安（扬声）：御前侍卫陆怀安，奉旨巡夜。
△ 脚步声远去。黑暗中，陆怀安将绣帕重新塞回沈青萝手中。
陆怀安（耳语）：帕子你拿着。我若出事，你就把它烧了。
沈青萝（指节发白）：织造局今夜换防——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等到现在才说？
陆怀安（转身）：因为今夜之后，我可能就不是御前侍卫了。
△ 他抬脚往宫墙暗处走，沈青萝提灯跟上，身后宫门方向忽然亮起一串灯笼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4集 夜闯织造局

△ 织造局后墙外，陆怀安掀开枯草，露出一道窄门。
陆怀安（短促）：换防两刻钟，只够走一趟。
沈青萝（压低声音）：织造局外松内紧，你确定里面没人守着？
陆怀安（推门）：守的人收了钱，今夜只当没看见。
△ 两人闪身入内。院中堆满生锈的绣架，角落里一间上锁的偏房透出微光。
沈青萝（停步）：那间屋子，锁是新换的。
陆怀安（按刀柄）：三年前我来过，锁是老绣正自己上的。
沈青萝（快步上前）：师父被关在这里三年，崔令仪连盏灯都不给他留。
陆怀安（拉住她袖口）：别喊。里面有人。
△ 偏房门缝里，一根细竹签缓缓顶开锁舌，门从里面开了一条缝。
老绣正（沙哑）：青萝？是你吗？
沈青萝（扑到门边）：师父，是我！我来接您出去！
老绣正（退后半步）：出去？我这把老骨头出去做什么，送死吗？
陆怀安（侧耳听风）：外面脚步近了，长话短说。
沈青萝（攥住师父手腕）：遗诏的事我都知道了，夹层里那份是假的。
老绣正（浑身一僵）：假的？谁告诉你的？
沈青萝（一字一句）：我亲眼看过内容，先皇笔迹不对，是仿的。
老绣正（惨笑）：傻孩子，那份本来就是假的。
沈青萝（怔住）：什么？
老绣正（扶住门框）：崔令仪三年前就烧了真诏，缝进去的那份，是她仿的。
陆怀安（回头）：真诏书呢？
老绣正（抬眼看沈青萝）：在废后手里。她藏了三年，等一个人去取。
沈青萝（呼吸一紧）：所以师父您一直不说，是在等？
老绣正（点头）：等一个能把假诏换出来的人。你来了。
△ 院墙外传来甲片碰撞声，火把的光扫过窗纸。
陆怀安（拔刀半寸）：被发现了，走！
老绣正（猛地推沈青萝一把）：别管我，去冷宫！
沈青萝（回头）：师父——
老绣正（关上门）：记住，真诏书在废后手里，谁先拿到谁活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5集 遗诏真相

△ 织造局暗室，油灯将尽。沈青萝被老绣正推得踉跄一步，回身扣住门缝。
沈青萝（压着嗓子）：师父，门从外面锁了，您怎么出去？
老绣正（背抵门板）：锁了才好，天亮前没人会进来查。
沈青萝（猛地回头）：您早就知道今夜有人来？
老绣正（苦笑）：裴无咎换防的日子，我等了三年。
陆怀安（收刀入鞘）：外面脚步散了，是巡夜的，不是内侍省。
沈青萝（转身逼近一步）：那您告诉我，夹层里那道遗诏，到底是谁写的？
老绣正（缓缓坐下）：先皇的笔迹不假，可那道诏，是崔令仪仿的。
沈青萝（指尖发凉）：仿的？先皇亲笔她也能仿？
老绣正（从袖中摸出半截断针）：老绣正当年替她描过笔锋，一撇一捺，我比谁都熟。
陆怀安（沉声）：所以真诏书早就没了？
老绣正（摇头）：真诏书被她烧了三次，没烧成。
沈青萝（怔住）：没烧成是什么意思？
老绣正（抬眼）：她烧的是抄本，真本被我换出来，藏在冷宫。
沈青萝（呼吸一紧）：废后手里那份，是真的？
老绣正（点头）：真诏传位的是废后之子，可那孩子三年前就……
△ 老绣正突然咳出一口血，捂住胸口。
沈青萝（扑过去扶住）：师父！您中毒了？
老绣正（攥住她手腕）：别管我。去冷宫，天亮前把真诏拿出来。
陆怀安（蹲下探脉）：是慢性毒，至少下了半年。
老绣正（盯着沈青萝）：记住，假诏在宫里传了三年，真的再不出来，天下就要姓崔了。
沈青萝（把断针攥进掌心）：那您怎么办？
老绣正（推开她）：我守了三年织造局，就为等你这一句“怎么办”。
△ 老绣正从发髻里抽出一枚铜钥匙，塞进沈青萝手心。
老绣正（气若游丝）：冷宫西墙第三块砖。去。
沈青萝（转身跪下磕了一个头）：师父等我，取了诏书我回来接您。
老绣正（闭眼摆手）：别回头，回头就走不了了。
△ 陆怀安拉起沈青萝翻窗而出，暗室里只剩老绣正一人靠在门板上。
老绣正（对空低语）：先皇，老奴把该交的人，交出去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6集 废后底牌

△ 冷宫西墙，天边泛青。沈青萝蹲在墙根，用铜钥匙撬开第三块砖。
陆怀安（背身望风）：快点，换防的侍卫还有半刻钟。
沈青萝（从砖缝里摸出油布包）：拿到了。
△ 废后从殿内推开半扇门，白发散乱，直直盯着沈青萝手里的油布包。
废后（声音沙哑）：你师父把钥匙给你了？
沈青萝（起身护住油布包）：娘娘知道这把钥匙？
废后（惨笑）：那钥匙是我当年塞给他的，三年了，终于有人来取。
陆怀安（低声）：有人来了，东边夹道。
沈青萝（把油布包塞进袖中）：娘娘，真诏书我带走，呈给皇上。
废后（一把抓住她手腕）：呈给皇上？你可知那孩子是怎么死的？
沈青萝（愣住）：废后之子，不是三年前病夭？
废后（冷笑）：病夭？你问问萧承稷，他敢不敢当着满朝文武答这一句。
陆怀安（拔刀转身）：来不及了，崔令仪的人围了冷宫！
△ 冷宫门外，火把次第亮起，甲片声密集如雨。
沈青萝（攥紧袖口）：娘娘，跟我走，诏书需要您作证。
废后（松开手，退回殿内）：我不走。我等了三年，就等崔令仪亲自来。
沈青萝（追进半步）：她会杀了您灭口！
废后（坐在破榻上，理了理鬓发）：她不敢。杀了我，谁替她圆那个谎？
△ 殿门被从外推开，宋嬷嬷领着四名内侍踏进院中。
宋嬷嬷（扫一眼沈青萝，笑得圆滑）：沈姑娘，皇后娘娘请您去凤仪宫喝茶。
沈青萝（挡在废后身前）：宋嬷嬷来得正好，冷宫废后要面圣鸣冤。
宋嬷嬷（笑容不变）：鸣冤的事不急。皇后娘娘说了，先请您把袖中那件东西交出来。
△ 宋嬷嬷抬手，四名内侍同时向前一步。
废后（在身后幽幽开口）：宋嬷嬷，你替崔令仪搜了三年冷宫，可搜到过那孩子的一根头发？
宋嬷嬷（脸色骤变）：废后慎言！
△ 院门外，一顶凤辇缓缓落下，帘幕掀开一角。
崔令仪（声音极慢）：宋嬷嬷，退下。本宫亲自来取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7集 凤仪摊牌

△ 冷宫院中，凤辇落地，崔令仪缓步走近。
崔令仪（含笑）：沈姑娘，本宫的东西，你拿得手不烫？
沈青萝（后退半步）：皇后娘娘的东西，针脚都认得路，何必问我。
崔令仪（抬手）：宋嬷嬷，搜袖。
宋嬷嬷（迟疑）：娘娘，这……
崔令仪（语调一沉）：搜。
△ 宋嬷嬷上前，从沈青萝袖中抽出那卷明黄绢帛。
宋嬷嬷（双手捧上）：娘娘，真诏在此。
崔令仪（不接，笑）：沈青萝，你可知私藏遗诏是什么罪？
沈青萝（直视）：那娘娘伪造先皇笔迹，又是什么罪？
崔令仪（慢条斯理）：笔迹是本宫写的，可玉玺是真的。
沈青萝（冷笑）：玉玺盖在假诏上，假诏就成了真诏？
崔令仪（抚袖）：废后之子早夭，这诏书传位给谁，谁就是死路。
废后（从殿内冲出）：崔令仪！我儿子是你抱走的！
崔令仪（侧目）：废后疯了，堵上她的嘴。
△ 两名内侍上前按住废后。
沈青萝（攥紧空袖）：娘娘今日搜得出诏书，搜不出满宫的眼睛。
崔令仪（转身）：哦？那本宫就让你看看——
△ 崔令仪从宋嬷嬷手里接过遗诏，缓缓展开。
崔令仪（盯着诏书）：宋嬷嬷，念。
宋嬷嬷（低头看诏，手一抖）：这……这诏上写的是……
崔令仪（皱眉）：念！
宋嬷嬷（声音发颤）：写的是“传位废后之子”，可落款玉玺……是假的。
崔令仪（脸色骤变）：你说什么？
宋嬷嬷（后退）：娘娘恕罪，老奴不识字，只认得这玉玺印比真玺小了一圈。
△ 崔令仪猛地攥紧诏书，转头盯住沈青萝。
崔令仪（压着嗓子）：沈青萝，你调了包。
沈青萝（平静）：针脚不会骗人。娘娘手里的，是我昨夜新缝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8集 宋嬷嬷反水

△ 冷宫院中，崔令仪举诏逼视沈青萝。
崔令仪（咬牙）：真诏在哪？
沈青萝（摊手）：娘娘搜也搜了，问也问了，臣女袖中只有绣线。
崔令仪（转向宋嬷嬷）：把冷宫翻个底朝天。
宋嬷嬷（没动）：娘娘，废后方才说的孩子……
崔令仪（厉声）：宋嬷嬷！你吃的是谁的俸禄？
宋嬷嬷（垂眼）：老奴吃了三十年尚衣局的俸禄，也吃了三年冷宫的灰。
崔令仪（眯眼）：你什么意思？
△ 宋嬷嬷忽然从袖中抽出另一卷明黄绢帛，塞回沈青萝手中。
宋嬷嬷（跪地）：老奴受够了。这卷才是真的，方才那卷，是老奴三年前从织造局偷换出来的。
崔令仪（后退一步）：你——三年前你就换了？
宋嬷嬷（叩首）：老绣正被囚，废后被废，老奴不敢说，可也不敢烧。
沈青萝（扶住宋嬷嬷）：嬷嬷，您把真诏缝在吉服夹层里？
宋嬷嬷（点头）：针脚是我看着您师父教您的，一模一样。
崔令仪（拔簪）：贱婢！
△ 崔令仪猛扑上前，金簪直刺宋嬷嬷后颈。
沈青萝（横臂挡下）：娘娘，杀人灭口，也得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
△ 院门外，陆怀安按刀而立，身后跟着一队御前侍卫。
陆怀安（沉声）：皇后娘娘，陛下口谕，请您凤仪宫候审。
崔令仪（簪子落地）：陛下……知道了？
陆怀安（侧身）：都知大人裴无咎，已在御前招了。
崔令仪（踉跄）：裴无咎他……
沈青萝（将真诏收入袖中）：娘娘，针脚不会骗人，人却会。
△ 崔令仪被侍卫围住，废后从殿内一步步走出。
废后（冷笑）：崔令仪，你抱走我儿那日，可曾想过诏书会自己回来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9集 大殿呈诏

△ 金銮殿上，萧承稷端坐龙椅，殿门大开，沈青萝被陆怀安护在身侧。
萧承稷（把玩玉扳指）：陆怀安，你带个绣娘闯殿，是嫌脑袋太稳？
陆怀安（单膝跪地）：臣有先皇遗诏，请陛下过目。
萧承稷（冷笑）：先皇遗诏？朕登基那年就烧干净了。
沈青萝（从袖中取出黄绢）：烧的是假的，这一份缝在皇后吉服夹层里三年。
△ 萧承稷抬手，内侍将遗诏呈上，殿内众臣屏息。
萧承稷（拆开扫了一眼）：传位……废后之子？
沈青萝（一字一句）：先皇亲笔，针脚为证，吉服夹层从未拆过。
萧承稷（起身逼近）：你一个绣娘，怎么知道夹层里有东西？
沈青萝（抬头直视）：因为缝它的人，是我师父——尚衣局老绣正。
萧承稷（攥紧诏书）：老绣正三年前就死了。
沈青萝（压低嗓子）：她没死，被崔令仪关在织造局，昨夜才被臣救出。
△ 殿外一阵骚动，崔令仪被侍卫押上殿来。
崔令仪（扫过黄绢）：陛下，这诏书是假的，先皇笔迹臣妾认得。
陆怀安（冷声）：都知大人裴无咎已画押，娘娘还要认几个假？
崔令仪（转向沈青萝）：沈姑娘，你师父教你的针法，倒是会缝龙椅。
沈青萝（不紧不慢）：针脚不会骗人，娘娘的簪子却会。
△ 萧承稷将诏书重重拍在龙案上。
萧承稷（盯着崔令仪）：朕只问一句——废后的儿子，现在何处？
崔令仪（脸色煞白）：陛下……
△ 崔令仪突然跪倒，殿外一名老臣拄杖而入。
薛怀仁（拄杖）：陛下且慢，这诏书，老夫一眼便知真伪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0集 薛怀仁现身

△ 金銮殿上，薛怀仁拄杖立于丹墀之下，满殿目光聚在他身上。
萧承稷（眯眼）：薛太傅来得正好，替朕看看，这诏书是真是假。
薛怀仁（接过黄绢，摇头）：陛下，先皇传位诏，用印在左，这份在右。
沈青萝（上前一步）：太傅看的是印，我看的是针——先皇诏书由尚衣局封边，这针脚是双回针。
薛怀仁（捋须）：小绣娘，针脚能仿，笔迹也能仿。
陆怀安（冷声）：太傅三年前经手废后之子出宫，怎么不先说说那孩子？
薛怀仁（杖顿地）：放肆！老夫奉先皇口谕办事，轮得到你质问？
萧承稷（拍案）：够了！薛怀仁，朕问你，废后之子到底死没死？
薛怀仁（沉默片刻）：死了，三年前就死了，老夫亲手验的。
△ 殿后传来一阵冷笑，废后扶着殿柱一步步走出。
废后（盯着薛怀仁）：你验的是谁家的孩子？
薛怀仁（别开脸）：娘娘，逝者已矣。
废后（声音发颤）：我儿左手腕有一块朱砂胎记，你验的那具，有吗？
△ 薛怀仁拄杖的手一抖，杖头磕在金砖上。
薛怀仁（低声）：老夫……记不清了。
废后（转向萧承稷）：陛下，你问问这位太傅，孩子是怎么死的。
萧承稷（起身）：薛怀仁，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
薛怀仁（忽然跪倒）：陛下，老夫认罪——那孩子没死，被老夫送出宫了。
崔令仪（猛地抬头）：薛怀仁！你当年收了我三千两黄金！
薛怀仁（苦笑）：黄金老夫收了，孩子老夫没杀。
△ 萧承稷缓缓坐下，手指叩着龙案。
萧承稷（一字一字）：那孩子，现在在哪？
废后（冷笑）：你问问皇帝，孩子怎么死的——这话，我三年前就问过。
△ 废后从袖中取出一枚长命锁，锁面刻着一个“稷”字。
废后（举锁）：陛下，你认得这个吗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1集 龙袍密旨

△ 大殿之上，长命锁当啷落地，满殿死寂。
萧承稷（盯着锁，声音发紧）：这锁……朕亲手挂在他摇篮上的。
废后（一字一字）：那陛下告诉我，一个戴锁的孩子，怎么会被烧成灰？
崔令仪（急声）：陛下，她疯了——一个冷宫废妇，满口胡言！
沈青萝（上前一步）：皇后娘娘急什么？锁上的字，针脚不会骗人。
△ 沈青萝拾起长命锁，指腹摩挲锁面刻痕。
萧承稷（转向薛怀仁）：薛怀仁，朕再问一遍，孩子在哪？
薛怀仁（叩首）：陛下先恕老夫欺君之罪——那孩子，就在殿外候着。
△ 满殿哗然，崔令仪猛地站起。
崔令仪（失声）：不可能！织造局那场火，我亲眼看着——
薛怀仁（抬头）：皇后娘娘看的那具焦尸，是老夫从义庄买来的。
萧承稷（拍案）：传他进来。
△ 殿门缓缓推开，一名年轻绣工低头走入，袖口针脚细密。
沈青萝（低声）：这针脚……是老绣正的独门回针。
废后（泪落）：孩子，抬头，让他们看看你锁骨这颗红痣。
△ 年轻绣工抬头，崔令仪踉跄后退半步。
崔令仪（咬牙）：就算他是皇子，先皇遗诏写的也是传位给他——
沈青萝（截断）：可那道遗诏，是假的。
萧承稷（目光骤冷）：沈青萝，你说什么？
沈青萝（从袖中取出真遗诏，高举）：真诏书在此，先皇亲笔，传位之人——另有其名。
△ 崔令仪脸色煞白，宋嬷嬷双腿一软跪倒在地。
宋嬷嬷（磕头）：陛下！老奴招——那假诏是皇后命老奴缝进吉服夹层的！
崔令仪（厉声）：宋嬷嬷！你收了我多少好处，敢反咬本宫？
宋嬷嬷（浑身发抖，从怀中摸出半块玉佩）：老奴不要好处了——这是先皇当年赏老绣正的，皇后灭口时，老奴偷偷藏下的。
△ 萧承稷接过玉佩，指节捏得发白。
萧承稷（缓缓起身）：崔令仪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
崔令仪（忽而笑了）：陛下，臣妾无话可说。可这江山，您坐得就干净吗？
△ 崔令仪猛地拔下头上金簪，扑向废后。
崔令仪（嘶喊）：要死，一起死——
△ 陆怀安横身挡在废后面前，金簪刺入他肩头。
沈青萝（惊呼）：陆怀安！
陆怀安（单膝跪地，咬牙）：陛下，臣无碍。
△ 殿外忽传急促脚步声，一名内侍连滚带爬冲入。
内侍（跪倒，声音发颤）：陛下！新帝……新帝登基用的龙袍，夹层里拆出第二道密旨！
沈青萝（猛地转头）：龙袍？那龙袍是我亲手缝的——
△ 她指尖一颤，那枚长命锁当啷坠地，滚到龙案之下。
内侍（抬头，脸色惨白）：密旨上只有八个字——尚衣局沈氏，赐死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—— 本文来自有剧本 youjuben.com ——
